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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俊

电话， 是现代的通讯工具， 也是近代工

业的产物。

1875 年 6 月 2 日， 出生于英国苏格兰

的 美 国 人 亚 力 山 大·格 雷 厄 姆·贝 尔

（1847-1922） 发明了电话。

1881 年上海开始使用电话， 英籍电气

技师皮晓浦从上海十六铺沿街到广东路正风

街铺设了一条电话线， 架起一对露天电话，

两端各设一个通话室， 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

话。

一些赶时髦的上海人付了 36 文制钱后，

相约在两端相互说说笑笑， 感到十分有趣。

时人还作竹枝词形象地描写当时的情景：

“两地情怀一线通， 有声无形妙邮筒； 高呼

狂笑呈憨态， 独立倾听德律风。”

而监狱使用电话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百

年前。

提篮桥监狱是我国最早

安装使用电话的监狱之一

提篮桥监狱是中国各监狱内最早安装使

用电话的监狱之一， 根据目前看到的文字资

料， 最晚在 1906 年 5 月， 提篮桥监狱已经

安装使用了电话， 监狱里如有情况即可通过

电话与外界联系。

从 1936 年 3 月 1 日起， 提篮桥监狱新

的电话联络系统投入使用。 当时规定在任何

情况下， 监狱所有管理人员不准把监狱电话

用于私事， 违者将受到处分。 那时， 监狱电

话接线员备有一本登记薄， 由负责大门和钥

匙的看守保存。 下午 5 点后值勤人员使用电

话都要记录在册， 内容包括打电话者的部

门、 时间和电话内容。 夜间监狱向外打电

话， 均由电话间值班接线员拨打， 需要打电

话的人应向接线员提供姓名和电话内容。

当在押犯生病需要医务人员抢救或治疗

时， 晚班或夜班看守负责人可通过电话通知

值班医生， 并在工作记录簿上记录打电话的

确切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 提篮桥监狱设立了

电话总机， 属监狱总务课管理。 总机电话间

设在二大门內， 在办公楼二楼朝西的方向，

可以看到监狱三、 四大门， 各监房和办公室

各科室都有电话分机。 晚上工作人员下班

后， 总机分机都不使用， 电话总机线就接到

监狱钥匙间， 电话由钥匙间掌管， 钥匙间就

是监狱向外联系的重要部门。

电话间原有个女接线员， 平时娇滴滴

的，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前夕， 形势十分

紧张， 这个女接线员就不告而别了。 当时监

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根据监狱实际情

况， 对岗哨、 大门、 钥匙间等要害部门作了

布置安排， 都由地下党成员控制。

成员翟云龙被赵英盛分配在电话总机

间， 掌握监狱的对外联系。 当时监狱只有这

一部电话总机， 没有其他电话。 外面的电话

可以打进来， 但是如果没有赵英盛的批准，

监狱一律不准向外打电话。 从当年 5 月 23

日晚上到 27 日， 翟云龙一直独自守在电话

间里， 直到上海解放， 军管会提篮桥监狱接

管专员毛荣光等同志接管监狱为止。

百年来的电话变迁反映了

监狱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

长阳路上的上海监狱第一分监 （女监）

自 1945 年 12 月建立启用后， 也安装了一部

电话。 这部电话除用于公务往来以外， 职

员、 看守亦可使用办理私人事务。 最初并未

向使用人员收费， 但时间一长， 每月电话费

耗费不低。

据 1947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9 日的统

计， 一月内电话次数达 629 次， 超过定额甚

多。 为此， 第一分监于 1947 年 12 月 24 日

发布公告， 从次日起 ,“发电者不论公私，

指定门警负责登记发电次数， 藉资统计”，

收取费用， 取消免费私人电话的福利。

1948 年 3 月 25 日， 第一分监决定从本

月 26 日起“公务电话改至监长室发电， 私

人电话先向总务科登记， 每次暂收电价国币

五千元， 月终在各位同仁薪津下扣除”。 同

年 7 月 1 日又决定公私电话由门卫负责。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 由军管会派员

接管后的提篮桥监狱， 经过清理、 改造、 整

顿， 于同年 9 月 21 日正式挂牌成立“上海

市人民法院监狱”。

1952 年 6 月， 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成

立， 原位于监狱的电话总机属劳改处管理。

不久， 监狱的电话总机设在监狱一大门的大

楼內， 该电话总机为大院內的多个单位共同

使用。

20 世纪九十年代， 长阳路 147 号大院

內拥三个独立的部门，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多年来， 以上三个部门除了增添了不少

外线电话外， 仍然保留统一使用同一部电话

总机。 同时该电话总机的设备也不断更新，

从解放初期的 50 门人工交换机， 到后来的

100 门、 200 门的人工交换机， 电话间有几

名同志日夜轮流值班， 另配备专职技术人员

给予维护管理。

2013 年前后， 该电话总机改为 400 门程

控交换机。 程控电话具有接续速度快、 业务

功能多、 效率高、 声音清晰、 质量可靠等优

点。

上海解放后， 电讯系统不断发展， 1949

年底市内电话交换设备总容量 72060 门。

1957 年 9 月 1 日 0 时 01 分， 上海市电话实

现了统一的 6 位号码， 到 1965 年末增长到

88506 门， 拥有电话局所 29 个。 提篮桥监

狱、 监狱医院与劳改局机关共用的电话总机

随之发生变化。

1989 年 11 月 12 日 0 时 02 分， 上海首

先在全国实现电话 7 位号码。 提篮桥监狱、

监狱医院的电话总机号码改变。

1995 年 11 月 25 日零点， 上海的电话号

码实现 8 位号码制； 上海成为世界第四、 中

国大陆第一个实行 8 位电话号码的城市。 提

篮桥监狱等单位的电话总机也在原来的号码

前加上“6”。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 提篮桥监狱、 监

狱医院与监狱管理局机关合用总机号码。

2007 年 7 月 26 日， 监狱总医院搬迁。 不

久， 提篮桥监狱与监狱管理局机关分别设立

电话总机。

2016 年 5 月起，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

关迁往新址， 电话也随之改变。

电话系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随着社会和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电话的种类及功能

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 电话的普及与发展也

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座城市、 一个单位发展

变化的概貌。 提篮桥监狱百年来的电话变迁

也是反映监狱管理现代化、 信息化的一个缩

影。

（作者为近代监狱史学专家）

□法治报通讯员 李启璐

远程视频会见是服刑人员在监狱内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其亲属、 监护人或其他

人员进行可视化会面交谈的方式。

从 2019年开始， 徐汇区社区矫正中心试

点远程视频会见工作。 会见过程中， 社区矫

正中心工作人员亲见了一幕幕场景， 亲历了

一个个故事， 其中有甜酸苦辣， 也有喜怒哀

乐……

场景一

“会见时间已经到了”

杨某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

关押在四岔河监狱。 其实， 这是杨某第二次

犯罪了， 但他坚持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 遇

人不淑才会这样。

杨某的母亲每次与他视频会见， 总离不

开“老三样”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我

身体越发不好了， 也没有钱” 以及“你的儿

子不听话不肯学习” ……

一开始， 杨某还能耐着性子听上几句，

可每个月翻来覆去总是这些， 渐渐地杨某也

开始不耐烦。

之后， 杨某在会见时总是一开场就抢着

说完自己要说的内容， 然后告诉母亲“会见

时间已经到了”。 哪怕监狱民警再三提醒还有

时间， 他也坚称自己很忙， 用“没有时间”

的理由提前结束会见。

就这样， 会见时间从原本的半小时， 缩

短到二十分钟， 再到十五分钟。 而在杨某要

说的话里， 最多的是让他放心不下的奶奶，

每次他的第一句话都是询问奶奶的情况， 每

一次都要向奶奶问好……也许， 在杨某心里，

在童年时一直抚养他的奶奶那里， 他才能得

到内心的安静和无条件的接纳。

场景二

27岁的“宝宝”要听话

刘某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关押

在吴家洼监狱。 和刘某会见的是他的母亲，

虽然母亲对孩子关心是再自然不过的， 但第

一次参与刘某母子的远程视频会见时， 工作

人员还是震惊了： 刘某的母亲面对 27 岁的儿

子， 毫不掩饰地又是“宝宝” 又是“囡囡”，

一边哭一边叫， 情绪异常激动。

不仅如此， 刘某的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

关照刘某眼睛不好， 要少看书， 还要检查

“宝宝” 有没有咬破手指， 让“宝宝” 要听话

按时吃饭……

被母亲称作“宝宝” 的刘某之前有接受

社区矫正的经历， 但显然他没有吸取教训，

没多久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最终身陷囹圄。

“宝宝” 沉溺于过分厚重的母爱难以自

拔， 也许他的母亲打心眼里也不想让他长大，

也许这个母亲会因此“买单”， 到刘某真正长

大的一刻。

场景三

没有哭泣指责谩骂的会见

在白茅岭监狱服刑的曹某因合同诈骗罪

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曹某曾拥有令人羡慕的

生活， 有着高学历， 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

可回国工作后却在管理公司过程中触犯了法

律。

和曹某会见的是他的父母和女儿。 由于

离婚， 他的前妻没有会见资格， 但每次曹某

的前妻都会陪同曹某父母和女儿前来会见，

她就在门口静静地等待。

在会见中， 曹某的父母大多会安静地看

着曹某与孩子聊日常， 父女俩互相鼓励， 交

流读书体会， 相互约定日后要比一比水平高

低。

有一次， 曹某的父亲特意带来了一枚自

己的“在党五十年” 徽章。 曹某既羞愧又感

动， 表示自己也会积极服刑， 努力争取早日

回归， 担负起作为儿子、 父亲的责任。

见惯了哭泣、 指责， 甚至争吵谩骂的会

见现场， 对于这个家庭， 工作人员印象尤其

深刻， 相信有这样正能量的家庭支持， 曹某

回归社会后一定会遵纪守法， 有新的开始。

场景四

“放心，我是有人陪过来的”

赵某因合同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他的母亲已经 77岁高龄。 由于赵某犯罪需要

赔款， 她毫不犹豫把唯一的栖身之所变卖了，

只能借住在朋友家中。 每次会见， 赵某的母

亲都会再三对赵某说自己身体很好， 一切都

好， 让他安心服刑， 争取减刑早日出狱。 为

了让赵某放心， 她还总说自己外出有人陪，

让他放心。 但实际上， 这位母亲大都是独自

一人乘坐公交车来司法所， 哪怕车程很长也

舍不得打车。

看着这位母亲落寞但坚定的背影， 工作

人员真心希望她能够健康等到儿子归来的那

一天。

家庭是每个人生的起点， 是人生的第一

课堂， 家庭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

展。

一台机器、 一条网线、 一份亲情、 一声

平安， 诠释的是每个家庭背后都有一段独一

无二的故事。 而司法所工作人员介入视频会

见， 既便于了解服刑人员在监服刑情况， 也

可以从家属角度着手， 深入接触他们的原生

家庭， 从而了解对象的成长模式和家庭关系

相处模式， 这对于安置帮教工作的开展具有

重要意义。

一台机器一条网线 一份亲情一个故事

从百年电话变迁看监狱管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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